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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视角对阶级理论的挑战

作为一位男性社会学家，吉登斯敏感到阶级

研究中的“性别盲点”———即在阶级的理论中仿
佛女性是不存在的。他指出：

“性别本身是分层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

的范例。 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社会

的男性都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社会地位

和影响力。 现代社会中，由有关性别与分层

的研究提出的这一重大问题， 听起来简单，

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 这就是在现代社会

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阶级分化来

理解性别的不平等。 ”（吉登斯，2003，376）。
的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从人们与生产资

料的关系来分析其社会地位的，忽视了女性作为

妻子通过与丈夫的关系来获得生产资料的关系

形态。韦伯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强调了人们的市
场地位、职业状况和职业声望，忽视了市场之中
存在着的性别分隔和性别歧视。
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 E.O.
赖特则强调以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为基础，通过

分析个人与资本、决策、他人工作等社会关系来
定义阶级。赖特重新分析了美国的阶级状况、职
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
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定位和阶级意识等问题。
赖特特别关注到了性别在阶级分析中的特殊性。
他批评了美国学术界对性别差异与劳动力市场

的研究过分集中于性别的职业分布、地位获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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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为基础的，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把女性

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这种分化削弱了群体的团结。 这样一个社会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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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而忽视了阶级地位。他特别对各种
职业的无产阶级化进行了性别分化，发现在每种

职业中女性的无产阶级化程度明显高于男性。今
天，女性和少数民族构成了工人阶级的主体（E.O.
赖特，2002，16－17）。
性别视角的分析为阶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

空间。西方社会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之一认为，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属

性，她们的阶级属性应当隶属于家庭。特别是对
家庭阶级地位进行评估时人们主要是以一家之

主———男性的“工作”为主，来测量其家庭的阶级
地位的。帕金认为，女性不具有真正的阶级独立
性，因为妇女拥有的资源和报酬并非完全取决于

她本人的职业，而是受到其父亲或丈夫职业的影

响。妇女的社会地位主要来自家庭，家庭地位决
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主要视男性家长

的地位而定。现代社会，女性的自我认同是通过
其家庭身份实现的，女性的家庭身份远比其身为

女性的地位重要得多（Parkin,F.1979）。英国社会
学家高德斯布(Goldthorpe)也认为，两性的阶级地
位是不同的。原则上，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取决于
其工作处境和市场处境，但女性的阶级处境更多

地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而非职业本身的影响。
只有单身女性或单亲家庭中的女户主的职业地

位会决定其阶级处境。多数情况下，妇女仍然是
受其丈夫的阶级地位影响。因此，讨论家庭的阶
级处境时不需要单独考虑女性的阶级处境

（Goldthorpe,1983,469-70）。他甚至认为，加入性别
变量可能会使阶级分化现象模糊化，因为这样不

能充分反映妇女受丈夫影响而获得的阶级地位

（Erikson & Goldthorpe 1988:549）。
观点之二认为，应当把妇女作为“地位群体”

（status group）加以认识。因为妇女作为整体是相
对于男性而言的，妇女有特殊的处境，在家庭内

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承担照顾者的角色。但
这一观点也受到批评，因为妇女本身并不是一个

“整体”，妇女之间存在各种差异。洛克伍德认为，
妇女不可被视为有共同的“地位群体”。虽然多数
妇女在职业结构中处于底层地位；但是她们所处

的岗位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不是占据

这些岗位的人的特性。因此，岗位特性并不能说
明占居这些岗位的人的特性。因此，性别、种族在
面对阶级问题时都会面对同样的困境（Lockwood
1986,19-22）。
观点之三认为，应当对个人和家庭的阶级属

性的分析进行反思，并建立独立的对女性阶级地

位的分析。英国社会学家 S.艾伦指出，社会学的
阶级分析框架中缺少了妇女的位置，性别分工的

所谓自然秩序没有被视作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建

构得到应有的研究、分析和置疑。艾伦认为，原有
阶级概念的家庭理论假设：1．家庭是阶级的单位，
家庭是最有用和最合适的阶级分析的概念。2．妇
女，特别是已婚妇女，从他们的男性亲缘关系中

获得他们的阶级位置和地位。3．妇女依赖于与她
们相关的男人。但事实是，妻子不能透过婚姻获
得丈夫的教育程度，也不会因此得到强有力的社

会或政治资源，即使可能通过婚姻得到某些政治

经济资源也会因为离婚或丧偶而失去 (Allen，
1982)。
最新发展出来的研究策略是讨论阶级和性

别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试图调查分析妇女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独立位置。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说
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状况取决于她们的

丈夫。对于那些要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来说，
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她们本身的职业阶级，而不是

丈夫的（Martin and Roberts，1984）。现阶段阶级研
究的贡献在于，认识到了阶级的多重性（plurality）
和差异性，一个人所有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具

有竞争关系，角色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权力

的，而且也是为了生存的。人们是在关系中经验
到阶级，这些关系中涉及到情感以及各种有关道

德和价值，它是不断被实践着的情感。（Sayer
2005）。这一研究对我启发很大。本文希望从一种
实践的逻辑去找寻从性别视角对阶级理论，特别

是对社会流动进行思考。
事实上，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结构变迁，我

们的研究是少之又少。虽然有些研究开始关注到
性别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李春玲等，

2008），但从阶级视角的分析还很不够。
本文以小型餐饮业为案例讨论人们的阶级

地位和社会流动是如何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嵌入

在性别、年龄、劳动性别分工和生产关系中的。本
文讨论的问题是：第一，在小型餐饮业中劳动关

系的状况是怎样的？表达了怎样的阶级关系？其

背后的文化因素是什么？第二，劳动性别分工模

式是如何作用于两性的劳动和阶级流动的？两性

通过劳动过程可能建立起怎样的向上流动可能

性？即阶级结构是如何经过阶级、性别、年龄和城
乡结构的作用而再生产的？

为什么选择小型餐饮业进行研究呢？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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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型餐饮业作为中

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代表

了强大的市场活力和诸多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

其劳动关系中混杂了市场、政府、关系网络和家
庭亲情等多重复杂的因素，成为理解社会阶级关

系的最好窗口。第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
的未来，在阶级结构的变化上会有重要的潜力。
第三，小型餐饮业易于进入。从事餐饮服务业的
人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重要支持，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成为

视而不见的存在。从事小型餐饮业的人员一般处
于社会较低层，他们的发展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回顾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迅速

发展是近三十年左右的事。有数据显示，1952年
我国从业人员的 83.5%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7.4%，第三产业的
就业比例只占 9.1%。到 1978年末，第二产业的就
业比例上升到 17.3%，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达到
了 12.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
整进一步加快，针对过去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的

情况，国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先后将发展重点转

向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轻工业、商业、饮
食业、服务业、修理业以及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业等基础设施和
第三产业。到 1998年，我国全部从业人员中，从
事第一产业的有 34838万人，占 49.8％；从事第二
产业的有 16440万人，占 23.5％；从事第三产业的
有 18679万人，占 26.7％。到 2006年，全国第一产
业就业人员 32561 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19225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24614 万人；第
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2.6：
25.2：32.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幅最快[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餐饮业也得到

了迅速的发展。从 2005年 1%的人口抽样调查表
明，全国就业人口为 9287409 人，其中女性为
4218051人，占了 45.41%。同年，在住宿和餐饮业
的就业人口为 177567人，其中男性就业人口为
82908人，女性为 94659人，女性所占比例占到
53.3%。可以看出，在住宿和餐饮行业中女性具有
一定的就业优势，女性从业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8个百分点。
从表 1可以看出，在住宿和餐饮行业中，29

岁以下的从业女性占到 40.23%，30-39岁的女性
占到 31.35%，40岁以上的从业女性占到 28.42%，
女性的青春劳动成为这一行业的职业特点。之所

以年轻女性占较大比例，可能与住宿和餐饮业的

就业起点较低、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有关。在
该行业中，从业女性的文化水平低于男性，说明

女性进入这一行业的门坎较低。

为了更好地分析小型餐饮业的劳动状况和

性别关系，课题组特别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组织了

对小型餐饮业的深入调查和访谈。调查的样本为
北京的 10家小型餐馆和 2家单位食堂；深圳的 1
家小型餐馆和 1家单位食堂。调查时间为 2006
年 5月至 2008年 11月，参与调查的人员为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的 2005、2006 和 2007 级研究生。
共计访谈餐饮业员工 34人，其中一线员工 20人
（男工 8名，女工 12名），经理及各类主管 14 名
（9男和 5女）。

二、小型餐饮业的劳动关系和阶级文化

小型餐饮业与大型餐饮业不同，他们主要是

面积不大、雇员不多，主要为生活区的居民或学
生用餐的餐馆，代表着边缘类工作的劳动关系。
其劳动关系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型餐饮业以个体经营为主，还包括

了各种形式的转承包关系（如单位食堂）。从阶级
视角看，这些经营者的经营规模较小，一般用工

都是在 8人以下，有的仅用工 4人。这些经营者
属于“小业主”，他（她）们直接控制生产劳动过

表 1 2005 年全国女性分年龄的住宿和
餐饮业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

年龄（岁）
16-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
合计

就业人口数（人）
11370
14600
12105
14400
15280
13230
7549
3999
2127
94659

所占比例（%）
12.01
15.42
12.79
15.21
16.14
13.98
7.97
4.22
2.25

表 2 2005 年住宿和餐饮业分性别和
文化程度的就业状况[2]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以上
总数

男

0.94
12.28
57.17
23.86
3.49
0.88
82908

女

2.84
17.18
56.12
19.91
3.3
0.65
9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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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调查发现，由于餐馆经营规模较小，雇主劳动
监督和控制的成本非常高，访谈接触的 4位经理
（业主）和 10位主管都是 12个小时工作，由于餐
饮业的特殊工作性质，这些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休

息日，直接管理各个工作环节，从采购到服务，经

营管理者从事着各种形式的管理性劳动，带有一

定自我剥削的性质。
第二，这些小型餐饮业本身是注册的合法经

营，但是其用工却多是非正规就业。调查对象，无
论是经营者、管理者还是打工者都是外来人口，
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群。一是劳动用工要么没有签
订劳动用工合同；要么是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劳动

合同。二是劳动者没有社会保障，只有些餐馆从
行业性质的需要上为员工进行了体验，员工具有

体验合格证（更多的情形是员工为了找工作自己

做了体验）。三是员工工资水平低，其一线服务人
员的工资水平除食宿外，基本上就是城市最低工

资水平的 110％左右；而厨师工资约是服务员的
一倍。四是人员流动率较高，没有任何组织，从业
人员多处于干不愉快就走的状况。五是劳动时间
长。由于餐饮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别人休假的
日子正是餐饮业最为繁忙的时候，我们调查表

明，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多是在 10－12个小时，
一个月只能休息 2－4天，休息日工作没有加班费。
第三，餐饮业人员内部有明确的性别和年龄

的分工。从劳动过程的视角看，餐饮业人员分为
三类，一是洗碗和摘菜工等“后台”工作人员，他
（她）们的工资最低、从事的劳动最累最脏。二是
服务员，他（她）们一般是前台服务，与各类客人

打交道，工作时间长，并要求有付出“情感”的劳
动，即在服务过程中要以微笑等良好的态度使客

人满意。工资略高于洗碗工。这两类劳动者几乎
对自己的工作都无控制力，处于极端的无产阶级

化的状况。三是具有一定技术的员工———厨师，
他们多拥有程度不一的烹饪技能，在劳资关系中

拥有一定的谈判能力，拥有厨师资格的员工更能

拥有权力，虽然他们工作的时间也较长（但少于

前两类人员），其工资水平高于服务员一倍以上。
第四，这些小型餐饮业不是以严格的规章制

度为管理的首要规则，而是以特有的家长制的管

理方式为主。为了能够较好留住员工，访谈的经
理和主管们都明确谈到了这一行业特别高的流

动率和以“家式亲情”为基础的管理模式，本文称
其为“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这种劳动关系
主要表现为：一是老板（雇主、经理或主管）具有

绝对的权威，可以随时招聘和解聘员工，亦可以

因员工的表现给予奖励或处罚。是一种不容置疑
的家长式权威。二是小型餐饮业的老板们为员工
提供了最基本的庇护，即住宿和吃饭，这两项劳

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需求基本上都是有老板提

供了，住宿的情况多是老板在餐馆附近为员工租

房子，一间房子一般住 4－8人。这两项庇护使那
些从农村或外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了最为

安心的保护，并使其基本固定在一家餐馆中。三
是小型餐饮业的从业人员中充斥着各种亲属、老
乡、朋友等网络关系。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通过
网络关系进入到具体的餐馆中的。访谈的一位老
板使用两名女服务员，一名女服务员是他的侄

女，这个侄女年仅 16岁，初中毕业，从河南老家
到北京叔叔的小餐馆工作。她叔叔并不为她支付
工资，她也没有休息日。她的叔叔（也就是小餐馆
的老板）说：这是为她家人负责，她的家人嘱咐他

不要给她钱，怕她乱花，到年底将她的工资发给

她的家人。这位小姑娘刚到北京不久，对外界也
不了解，手中也没有钱，只是每天在餐馆中工作，

也没有表达出任何不满。四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和城市的排他文化中，小型餐饮业中外来人口有

着共同的“敌人”———城市，这成为小型餐饮人共
同利益的基础。
第五，劳动冲突没有制度化的调解机制，常

常出现的比较激烈的冲突是老板或管理者对员

工的惩罚，多种情况下是员工忍受或默默的反

抗，最直接的反抗就是辞职离开。导致这种反抗
而非冲突的劳动关系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拟家庭

化的劳动关系使惩罚具有了正当性，它以庇护的

名义实施控制（访谈中一位老板因员工上错菜，

罚所有员工一周不得吃肉，大家也都无言但委曲

的接受了）。由于组织规模小、竞争激烈，雇主和
雇员之间的工作距离很近，雇主或管理者皆一直

在一线工作，迫使员工能够理解市场的残酷。二
是在求生存的市场环境中，小型餐饮业的低薪雇

佣状况使得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极弱，在雇主提供

了食宿庇护的条件下，员工的离职也具有很大的

风险。因此在“拟家庭化关系”的表相下，小型餐
饮业基本维持了看似和谐、没有冲突的劳资关
系。但员工普遍存在着对雇主的怀疑和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小型餐饮业的从业人员的阶

级认同是十分复杂的，具有丰富的身份认同的多

重性和差异性，每个人的多重社会角色的竞争导

致了阶级身份的模糊。一是从业人员在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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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的社会关系，是雇主和被雇佣者的关系，

但在生产关系中常常充斥亲情和同乡情，而拟家

庭化的劳动关系似乎也为那些在城市中流动着

的劳动力提供了心灵的安慰。二是在生产关系中
由于性别分工的存在，男性比女性获得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三是年龄也加入到生产关系中，年龄

偏大的女性劳动仿佛是一面镜子为其他的劳动

者提供了可资借鉴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参照物。
事实上，小型餐饮业的从业者似乎是从其顾

客身上更多地感受到其阶级身份。对豪华饭店从
业人员的研究表明，豪华饭店的服务员在其劳动

过程中会发展出对付顾客的各种游戏，并由此实

现其阶级行动和自我的权力感，服务行业中的阶

级认同更具有文化性（Sherman,2007）。而我们的
调查发现，从业人员常常要忍受顾客的无理和歧

视，而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从业人员的服务似乎是

贬值的和不受尊重的，这种委曲感更多地是源自

于其外来人口身份，存在于城乡身份边界的文化

建构中。访谈显示，小型餐饮业的员工，无论男
女，都难以在劳动过程中与顾客发生实质性的关

系，也难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即使是在单位食
堂工作并住在单位中，但员工也无法与单位里的

人建立起社会关系，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是在自己

的以餐饮业为核心的圈子里，具有自我封闭性。
而他们的劳作是“商品化”的、随时被出售。即从
业人员更多地从与顾客的互动中感受其阶级身

份，而其阶级身份又与其外来人口的身份相重叠。

三、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阶级流
动的可能性

那么，小型餐饮业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

为什么能够存在呢？为什么缺少反抗呢？笔者以

为，这是因为小型餐饮业存在着特定的劳动性别

分工和年龄分工的模式，它为男性向上的阶级流

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就化解其反抗的可能性。
调查发现，小型餐饮业由于规模小，除了雇主的

权威外没有明显的正式等级制度，其拟家庭化的

劳动关系模式是建立在一整套以性别和年龄为

基础的劳动分工制度上的，这种制度是分化的、
等级的。从收入看，处于底层的洗碗工和摘菜工
等“后台”工作人员主要是年龄在 35岁以上的女
性；处于中间层的服务员多是年龄在 30岁以下
的女性；处于收入最高层的厨师和主管们多是男

性。这种状况清晰地显示出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
的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

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

即有些工作被当所是男人的工作，有些工作被当

作是女性的工作。但是，两性从事工作的性质却
存在社会差异。无疑，劳动性别分工带有家庭内
性别分工的痕迹。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将照顾婴幼
的工作视为女性的责任，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被
称为“照顾性劳动”的形式，并将这些劳动建构为
女性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家庭中，做饭是典型
的照顾性劳动，一般都有女性完成，并成为家庭

中“无报酬劳动”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劳动力市
场中形成的餐饮服务业中操刀做饭却成为男性

的工作，它被更多地赋予了技术的特性，从而被

男性“大师傅”垄断。而女性则延续了家庭中更为
明确的照顾者的角色———洗碗或服务。而男性在
垄断技术性劳动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更多的谈判

能力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由此获得了更高的

收入。
访谈的 14名经理或主管中有 11名是男性，
他们多是从服务员到厨师或领班，到部门主管，

再到经理位置的。同时，访谈的那些正在做厨师
或做服务员的男性都有着未来挣够了钱回到家

乡自己经营的梦想。女性主管有 3名，一名是大
学毕业后工作不满意，便自己开了家小餐馆，有 1
名女性主管是从服务员的位置逐渐升迁至经理

的，还有 1名女性主管是下岗工人，主管着 14名
洗碗工人，她自己也在干着洗碗的工作。访谈的
女性服务员们对未来都没有什么打算，有几位有

高中文凭的女性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做个文员。
从男性从业人员看，从事餐饮服务业为其阶

级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他们有可能从底层服

务员向上升迁，成为管理者或自己开业。
访谈对象小郑（男），2008年时 23岁，已经是

餐馆的领班了，他来自南方某县城，2002年底初
中毕业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他的说法是“我们那
个地方如果没有考上重点就都不上了），就到北

京打工来了，已经干过 4家餐厅。开始他是投奔
其哥哥，他哥哥是某餐厅的领班，1999年来北京
从事餐饮业（他哥哥又是投奔其叔叔来的）。他说：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说普通

话，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很别扭。 那个时候几

乎是从零开始，先开始做杂工，并学着说普

通话。 杂工就是，比如说没烟了，你去买烟。

没酒了，你去买酒。 有客人要送外卖，哦那你

去送吧。相当于跑腿。我的眼光比较好，往往

自己找活， 我走的时候经理都不想让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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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样没有发展， 我就撒了一个谎，说

我要回去上学。 那个时候一个月大概拿三百

五，那时北京的基本工资是四百，包吃包住。

到了第二家餐馆我做的是传菜，真的是太辛

苦。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辛苦。 传菜的

时候基本上这些盘子都是我们自己跑过去

拿给服务员去送，服务员端上餐桌；然后等

客人吃完我们再跑过去把盘子收回去，送到

洗碗间去。 那个时候开始有竞争意识，就是

你付出的多工资就涨得快，僧多粥少，人多，

但是菜少，因此我们抢菜。 特别难忘的一次，

是我拿了很多盘子，刚拖完地，啪的滑倒了。

经理赶紧过去扶，说你没事吧？ 我说了一句

话，我说盘子没掉吧？他说没掉。我说盘子没

事就好。 从那以后，我的工资涨得最快，不到

一年就涨到七百一。 别人还是有六百三的、

有五百四百的。 我觉得挺骄傲的。 我在那家

店干了两年半，最后工资拿到一千一。 后来

我当了点菜员，相当于副领班。

我离开那个餐厅主要是因为太熟悉了，

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做，感觉在那里没什么

东西可学了。 我应聘到了一家吧台，做酒吧。

我们是三个朋友承包了这个吧台， 还有烟，

要自己管财务。这样又干了 9个月。后来，我
原来工作的那个店的领班到这个餐馆做经

理，他把我要来了。 我挺感谢他的，他教给我

很多，这次是我学东西最多。

我一直干得比较主动。 我觉得，这是跟

我的生长过程有关。 因为我从小，我 7 岁时
候，我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然后我就跟我爷

爷奶奶生活了 13年，不，应该生活 11年。 我
爷爷奶奶也基本上也不怎么管我，但我爷爷

喜欢跟我们讲一些人生道理。

我现在基本上是凌晨 1点睡。 有时候晚
上吃饭的人比较多，比较晚，再打扫，就到十

一点多了，有时候到十二点。 我回去之后还

学习。 最近看《上下五千年》，《语言方面的艺

术》。这是经理推荐我看的。他跟我说过一句

话，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一定要学习。 以

前我们就喜欢看些韩剧，她们老看，我也感

染了，跟着她们看。 后来经理就说要看书，多

学习。 现在再向上升迁的机会不多了，不过

我觉得只要心里有东西， 只要用心的学，以

后机会还很多。 如果我们以后开分店，如果

我能干，就有可能被提拔。 或许有一天自己

开店。 在这里工作就相当于你可以把这个店

当成你家的一样，你可以假设一下这个店是

你自己开的，你可以积累经验啊，以后自己

可以去开店，就会经营了。 [3]

小郑作为新一代打工者肯干、努力、有梦想。
他一步步地向上努力，而他的努力也有所回报。
他的经理已经成为他的榜样，而他的经理就是从

一名服务员干到经理位置上的。
我们访谈的小冯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小冯，
男，河北人，在某餐馆做烤鸭。他说：

“我 15-6岁就来北京了，现在 23了。 刚
开始是在餐馆里切些东西，搞搞卫生，那是

通过家里的亲戚介绍去的。 我没专门上过技

校学。 干活实在点儿、用功点儿不就行了嘛。

一点点的偷着学。 刚去那时工资低，02 年才
拿 400 多块钱。 后来去别的地方，也会了一
点技术，就工资高点，走一个地儿，工资就高

一点儿。 老在一个地儿干，工资也跟不上去。

一边走一边学，工资还能涨上一点。 现在这

里就我一个人做烤鸭，一个月挣 2000多。 我
大概换了有 10 来个地儿吧。 短的也就 2-3
个月。 不顺心就走了，都是朋友介绍的。

休息的时间跟好朋友一块喝喝酒聊聊

天，有过去的朋友，也有来北京认识的朋友。

我觉得我一辈子不可能总干这个，我是

想等自己攒点儿钱，做买卖。 我转行肯定不

给别人上班了。 我在老家找媳妇，不在外面

找。 我现在的对象是易县人，是在北京认识

的。她也做餐饮，已经做到领班。平时一个月

能见两面。 未来是在北京发展，不能说在北

京安家。 对于爱情和前途，那肯定是前途重

要啊，那不用说。 我觉得对男人来说前途重

要，女人我不知道。 ”

从小冯身上我们看到，他既利用自己的聪明

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偷偷学艺，对未来的打算也

是充满信心。但是在事业的发展上，他更看重的
是男性的责任，并认为男性更应当以事业为重。
我们看到，餐饮业中男性向上流动的两个必

备条件，一是雄心，那种不甘心只当打工者的梦

想成为他们能动性发挥的重要力量；而这背后是

作为一个男性要有一番事业的性别气质在起作

用。二是通过职业发展出来的关系网络，访谈发
现男性的跳槽都是通过亲友或在职业中认识的

朋友介绍，通过职业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关系帮

助其发展事业的。当这两条具备时，在服务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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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男性是有向上流动的空间的。这使人想起台
湾学者谢国雄的研究，他通过对台湾加工业的研

究指出，在台湾由于小型加工的普遍存在，为从

业者提供了“黑手”（打工者）变“头家”（老板）的
可能性；同时也弱化了台湾阶级冲突的可能（谢

国雄，1989）。
但对女性来说，上述两个条件似乎都不具

备。首先，女性们一直没有被期待能有“大出息”，
她们能够出来打工已经是身份的转变。传统的性
别刻板印象和劳动性别分工对她们的影响是深

远的。访谈中，一些女性是有着高中文凭或大专
文凭，但是很少有要学艺———从服务员变为厨师
的梦想。她们说“那不是女人干得活”，“那锅太沉
了”。她们有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文员”。此外，女
性们很难在职业中发展和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当
然，也有极少数的女性从业人员怀着志向发展，

已经做了餐馆经理的王经理讲述了一位女性要

“学艺”有多难。她说：
我 89 年从河南来的北京。 当时有一个

小伙伴，也是一个小女孩，在这里（北京）给

人家当保姆。看了三个月的孩子。后来，到了

家餐馆，干了一个月的服务员，我说我不干

了，我要去洗碗。 我心想，干服务员干一辈子

也就是个服务员，我老了谁养啊。 然后我就

到后面洗碗。 洗了一礼拜碗，我又给她找了

个洗碗的， 我认识了一个做凉菜的女的，年

龄比我大一岁，我俩长的很像。 她每天中午

不回去，她就教我加工凉菜。

因为这个学凉菜，我还跟店里的配菜师

傅打过架呢。 打架拎刀，那时候也是年轻，火

气冲，把那老板都吓坏了。 我们那个做配菜

的师傅不让我动他的刀。 我生气，打架的时

候，刀就“啪”追过去，把大家都吓坏了，丢在

人身上怎么办啊。 把那配菜的也吓坏了。 我

说，你明白就行，我不是跟你学。 说实话，我

真的能干，就是现在，我也什么都能干。 你看

老板为什么喜欢我？ 下水道咱也给他掏，厕

所咱也给他打扫，虽然说咱是配菜的，咱啥

都干，没有挑的。

后来我就到了黄庄这边一个酒店，做配

菜，认识了我爱人，后来就回家盖房子。 我爱

人是湖北的。 我在家生孩子，他一直在北京。

后来，他打电话要我来，是个清真饭馆，是个

女老板。我还是做凉菜。我和老板很好，给她

出了很多主意，后来她继续发展，就把我调

过来，算一个经理吧，前后都我管了。 这是

2002年，做了四年，营业额上了十倍啊。后来
回家呆了一年多吧。 把房子弄了。 后来这个

老板又有发展，又把我叫来当经理。 现在每

个月工资三千，但没有文字合同，也没保险，

我这个经理也是打工的。 我要回家就自己

干，不用管大小，肯定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俩闺女。 小的上六

年级了。

由王经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女人要学艺有

多难。同时，她的母亲身份也限制了她的发展。生
育是女性职业升迁的一个重要阻碍，很多女性到

生育时就回家了。我们调查显示，没有女性可能
通过婚姻来完成向上的发展，既有家中订亲的，

也有找同行；最年轻的一位母亲是 20岁，她生完
孩子后又出来在餐馆做服务员了，年轻的女性从

业人员基本上是被固定在服务员这一角色上。因
为劳动时间过长，一个月 2-4天的休息基本上都
用来睡觉了。
那些年龄在 40岁以上的女性主要是负责洗
碗的，这是最累和最脏的工作，且收入低。但是我
们访谈的 4个女工对自己的这份工作都算满意。
一位离婚的女性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这

里管吃管住，干一天是一天吧。 ”另一位来自农

村、没有什么文化的女工说：“这里不错了，我在

家挣不了这么多钱，一个月 800，我没什么花费，
基本上都可以存起来，存起来娶媳妇。 ”

两性经由劳动性别分工的职业分化产生了

男性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很容易认同拟家庭化

的劳动关系，甚至还会利用这样的劳动关系与雇

主和经理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得到提升或工资

的上涨。虽然男性流动的空间基本上是在本行业
或回到家乡，但却是向上的流动。在这样的劳动
分工中，两性基本不存在共同的利益，也就很难

形成团结。女性多固化在“服务”的角色上，难以
突破固有的社会空间，因此习惯地扮演了“顺从”
的角色。正是日常生活的性别分工在劳动过程中
的延续维持了餐饮业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和拟家

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

四、总结和理论讨论

综上所述，从小型餐饮业的状况看，女性是

有自身独立的阶级位置的；但与男性不同。毫无
疑问，城市中遍布在各个角落中的小型餐饮业相

对于繁华的大都市而言是边缘的，但是它不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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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了城市经济，也为人民生活带来方便；同时也

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就业和职业发展的空

间。小型餐饮业在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们形
成了一种较为默契的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模式，

既有家长式的控制，也有家长般的庇护。这种劳
动关系是建立在劳动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基础

上的，男性借此获得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同时却

固化了女性的阶级地位。这种劳动性别分工并非
是一种自然的秩序，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

会建构混杂着性别、阶级和城乡关系的多重作
用，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劳

动力市场充斥着剥削，但却极少公开反抗的原

因，因为借助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给予了男性

更多的好处，其结果是弱化了边缘劳动力的团

结。这些劳动力不会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相同
的结构位置而结合起来，共同抗争，因为由于有

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在生产过程中两性

具有了不同的结构位置。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详述了劳动分工
的功能在于强化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并由此阐明

社会如何变得可能。事实上，当我思考着对小型
餐饮业的访谈资料时，我深切地感受到，那其中

的每一种声音都是“社会的”，是我们日常的普遍
形态和实践逻辑。而这个社会是有男女的、有年
龄的、有家乡的活生生的社会。从性别视角来思
考问题会发现：首先，劳动的性别分工不仅是为

了效能的，它不仅是为了增加生产能力；而更是

一种社会规范，是社会建立等级秩序的需要。第
二，生产关系不仅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更是

由生产带来的社会关系，因此对阶级的考察更应

当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相联系，一种行业或组

织中特有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既可能构成某

种劳动关系（政体）的基础，也可能成为这一劳动

关系本身的特性。小型餐饮业的拟家庭关系的劳
动关系模式本身就包含着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

工模式，家长式的权威与庇护也是分性别的，男

性更多地得到了庇护，并借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

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女性更多地被控制，并相对

固定在传统的地位。
如果说，在充斥着各种关系的劳动力市场中

存在着某种关系霸权（沈原，2007），那么，劳动力
市场更充斥着性别霸权，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

刻板印象为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提供了

基础，并不断再生产出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阶级

关系。

注释

[1]以上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
[2]表 1-表 2资料是根据国务院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94-
285页的资料统计的结果。

[3]2008年 10月 19日姚建文访谈。田经纬、张春泥、彭璇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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